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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啸平执导历史剧《甲申记》

1944年初，新四军一师在抗大
九分校基础上成立苏中公学，由粟
裕、管文蔚兼任正副校长，夏征农任
教育长，吴天石任政文教育主任兼
宣教科长。

抗战已处在胜利前夕，中共中
央为了告诫全党在胜利时不重犯骄
傲的错误，把郭沫若借鉴明末李自
成失败所写的《甲申三百年祭》规定
为整风的学习文件。

为贯彻党中央指示精神，苏中
公学教育长夏征农决定组织力量创
作历史剧《甲申记》，他亲自挂帅，首
先搭班子。时在苏中党校学习的沈
西蒙回忆说：“1944 年冬，有一天，
校长刘季平同志——那时，我们大
家亲昵地称他马克思，因他长着一
脸像马克思的大胡子。找我和沈亚
威谈话，说是苏中公学领导夏征农
同志要借调他们两人去帮助工作，

主要任务是将《甲申三百年祭》文章
编个戏。”刘季平，如东县双甸人。

在苏中公学，夏征农、吴天石、
沈西蒙一起研究剧本的创作主题、
艺术构思。吴天石，原是南通才子，
曾执教南通女师，古文功底深厚，善
作诗词。尽管根据地缺乏资料，吴
天石仅以找到的两本笔记史料做参
考，就很快就写就“《甲申记》故事”
和其中插曲的歌词。

沈西蒙根据故事内容，大约花
了一个多星期光景，起早带晚，在
夏、吴指导合作下，终于编成《甲申
记》这个剧本。

沈亚威为《甲申记》歌词作曲。
沈亚威曾回忆，吴天石的歌词写得
极美，给了他丰富的想象和艺术创
造的广阔天地。

处在敌后宝应县安丰固晋村艰
苦的环境里，排演时间还不到两个
月，要演出五幕古装历史剧，确实是
难以想象的。

搞舞台美术的任务繁重，演出
前要进行舞台设计，置景片、画景
片。没有灯光设备，反复试制了灯光
箱，安装了汽油灯，蒙上彩色玻璃纸，
渲染气氛。没有服装道具，派人挨乡
寻户走访散落在民间的戏曲剧团，商
借古装戏袍，发动演员自己动手……

剧务工作十分繁重，苏中公学
总务股在后勤方面全力以赴，给于
支持。当年，副股长、双甸人任亦山
就曾担任剧务，当了无名英雄。

王啸平当时已是苏中地区的著
名导演了，因此《甲申记》也由他执
导，因他对古装戏不大熟悉，故以他
为首，邵钟（苏中公学总俱乐部主
任）、骆勋、陈绍贤等组成导演小组。

王啸平在排练中倾注了大量心
血。多年后，当年的演员们回忆说，王
啸平一踏上排练场，与平时判若两人，
他全身心投入，要求严格，作风严厉。

演员朱星回忆说：“首先遇到的
是要在‘五四’前赶排演出。3 月
初，剧团调集演员，剧本虽有所酝酿
讨论，但‘八字还没有一撇’。当时
确定边创作边排演，写出一幕戏就
油印发给演员，对台词，分幕分场排
演。这就忙坏了导演王啸平，他与
舞台美术同志商讨舞台布景装置，
设计演员在舞台的行动路线和场
面，处理演出的节奏、戏剧的高潮，
来一幕剧本，就在校部附近的一个
小庙里排演一幕。”

来自南通的陈均饰陈圆圆，她

在《战友情》一文中回忆说：“我没有
自信能演好圆圆这一角色，担心得
很。……好在碰上了好导演王啸
平，他处处启发我。在对台词时，我
按惯例吐词，他说‘不对’，又说‘你
考虑你的台词犹如唱歌那样，你要
用高八度才行’。我想到京戏，领会
了……总算台词过了关。啸平的导
演善于诱导，不是用示范动作要你
模仿，而是要你先表演。不合要求
时，则讲述情节、人物关系、角色特
点，使你自己予以纠正，然后再作修
练指导。……他的导演似指挥一部
乐曲那般很有节奏感。”“由总导啸
平导演后，又由茹辛与我单独排练，
边练边导。”

李苍鹰回忆“有一场戏……，我
一看到他（太监演员）那种滑稽的表
情……就忍不住要笑。……每逢这
时，导演王啸平同志总是严肃地下
令‘重来!’‘重来！’我还是笑，‘再来
一次!’我仍是笑。王啸平同志的要
求是很严格的，可是从来不发火，大
概因为我是个新来的同志吧!他只

皱皱眉头，挥挥手再重来。下场后，
他却耐心地给我讲解演戏也是革命
工作。不论大小角色都要认真对待
的道理，使我又感到惭愧。再排戏
时，我就咬着嘴唇再也不笑了。”“给
人印象最深的是戴福宝演小黄门，
他从未演过戏，又一口苏北腔，而啸
平并不因只有几句台词而不重视，
一步一步教他走台步，一遍一遍地
训练校正发音，终于使他摆脱了‘泰
兴羔子’的困扰，塑造了一个聪明伶
俐的小太监形象。”

李苍鹰回忆说，她们八个宫女
编在一个班里，陈圆圆(陈均)是她
们的班长，这个班是“南通帮”，《甲
申记》的宫女几乎都出生于南通。
讲的全是南通方言。为了学普通
话，班长陈均以身作则，并规定班员
们平时也不许说一句家乡话。

1945年5月4日,又值苏中公学
发起的苏中青年代表座谈会召开,
《甲申记》在宝应县固晋首场公演,
盛况空前,引起了轰动。特别是《甲
申记》的几首插曲,更是脍炙人口,
广为流传。《甲申记》先后演出约 50
多场,历时一年,风靡苏中解放区。

1945 年冬,苏中公学分校在海
安丁家所镇成立,吴天石任校长兼
党组书记。12月12日，苏中前线剧
团在如皋县人民剧场演出五幕历史
剧《甲申记》。

冷培基先生在 1990 年所撰的
“《甲申记》首次在如东演出”一文中
说：“1945年冬，在吴天石同志亲切
关怀下，并率领苏中公学文工团来
到栟茶镇，为我县首次演出《甲申
记》。栟茶镇人民及全县各市镇的
文艺骨干、剧团负责人、戏剧爱好者
有幸观看了这一次演出。

演出场面之大在如东是空前
的。不仅使文艺工作者者扩大了眼
界，同时也使观众从明末起义失败
的历史教训中受到一次教育，提高
了认识，增强了夺取最后胜利的信
心。演出以后，剧中的《园园曲》《庆
元宵》《征潼关》《劝赈歌》等插曲在
全县广为流传，久唱不衰。”茹志鹃
在《甲申记》中出演长平公主。

茹辛、茹志鹃兄妹出演《甲申记》

因为《甲申记》，王啸平和茹
辛、茹志鹃兄妹走到一起。

陈以和在《芦荡烽火》一书中
说：“茹志鹃同志为了演好长平公

主，每天早晨在河边柳树下练台步，
背台词。固晋的老人，都记住苏公
2队有个出生在上海、祖籍杭州的

‘才女’。她处处以大姐姐的身份帮
助和指导青年同志，又以她特有的
深邃的思想、精辟的话语去启迪年
轻的同志。”

《甲申记》中饰“陈圆圆”的陈均
在 1945年 4月 23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注意长平公主的戏，志鹃演得很
有风度，我也要学点古代女人的动
作才是”。

当时被誉为“古典美人”的宋洁
回忆说：“导演分配我在剧中担任长
平公主的贴身宫女‘婉儿’，我很高
兴。虽然是一个没有几句台词的角
色，但毕竟是一个有名字的宫女。”

“茹志鹃在《甲申记》中演长平公
主。我演的婉儿是她的贴身宫女，
工作上联系较多。她处处关心我、
教导我、亲切地叫我小鬼。(当时茹
志鹃 20 周岁)我也喜欢她，跟前跟
后(怪不得婉儿愿意终身伺候公主
呢)。那时她的文学修养就很好，是

全团公认的才女。她常常把她写的
诗念给我听(她一有空就写诗)。尽
管我听不大懂，但还是非常崇拜她，
钦佩她的才华。果然，她后来成了
文学家。我真后悔那时没有好好向
她学习学习。否则我也可能会在文
学上有些造诣了。”

茹辛曾导过《黑乌鸦》、《丁赞亭》
等戏。这一次，不仅负责宫女班，具
体地指导陈均如何塑造陈圆圆这一
角色。而且出演骁将刘宗敏。

抗战胜利后，为了欢迎粟裕司
令率领大军胜利北撤，苏中军区特地
安排苏中公学文工团在东台县城为
部队演出了五幕历史剧《甲申记》。

身为北撤部队“随营学校”总俱
乐部主任的沈之瑜，在满目生辉的
舞台上，看到了自己弟妹们的身
影。扮演刘宗敏的就是大弟弟茹
辛；长平公主正是小妹茹志鹃扮演
的。看到这里沈之瑜欣慰地笑了，
弟妹们都有出息了。他没有想到的

是，这出戏的导演王啸平后来成了
小妹茹志鹃的丈夫。

为对《甲申记》编演工作进行总
结。1945 年底，由吴天石亲自组
稿，吴骅（如东邱陞中学毕业后留
校）据其口述整理编校的《“甲申记”
演出特刊》付印。收录了吴天石、沈
亚威、王啸平、茹辛等文章。

1998年，由当年饰陈圆圆的陈
均等主编的30万字的《“甲申记”演
出纪念集》出版，如东双甸人任亦山
是编委成员。陈均父亲是进步教师
陈修定，1940 年，与姐姐陈璞从南
通县立初中参加了四分区政治部在
掘港办的寒假服务团,在那儿参加

新四军的，1946 年底，曾领导过掘
港的黄海剧团。在纪念集中，还收
录了当年演员朱星所作《南歌子
纪念“甲申记”首演五十周年》词三
首，任亦山抄录后赠予陈均，书后小
跋有“你是主演，我是剧务”一语。
1998年6月，任亦山与沈西蒙、沈亚
威、陈均等20多位前线剧团老战友
参加了《“甲申记”演出纪念集》首发
式。任亦山离休前，任镇江军分区
副政委，擅书法。

茹志鹃创作小说《百合花》

茹志鹃参军后，先被分至苏中
二分区宣教科临时演出队，后又辗
转于苏中公学、苏中军区前线话剧
团、华东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南京军
区政治部文工团工作。先后任分队
长、创作组组长等职。1947年入党。

在文工团的工作中，茹志鹃开
始写日记，天长日久竟然记下了厚厚
的一大本。有一天，一位作曲的同志
偶然发现其中有一段好像歌词又好
像诗歌的东西，就拿去谱了曲，并定
题目为《跑得快就打得好》，这首歌很
快在部队传唱开来，还获得了二等
奖。欣喜过后，茹志鹃开始有意识地
写歌词、快板诗、歌舞剧……

1944年 3月，在《苏中报》发表
短篇小说《一个女学生的遭遇》,署
名茹志鹃。这之前有个插曲：有一
天，赖少其在路上遇到了茹志鹃。
原来前一天晚上，刚参军的上海青
年表演了文艺节目，其中也有茹志
鹃，演出很成功。第二天，赖少其他
们想去看看这些演员。在路上与他
们不期而遇，由于大家互不相识，只
好笑笑点头而过。可不久，只见一
位女青年跑过来，站在路边，双手叉
腰，仔细打量着赖少其。一问，这位
女青年就是茹志鹃。原来她听说刚
路过的人是《绝壁上》作者赖少其，
于是，她就特地慕名而跑回来看看
赖少其究竟是个怎样的人。解放
后，赖少其曾经为茹志鹃题写了“煮
书”二字，且按茹志鹃的要求，只为
她题这二字。

1944年夏，茹志鹃参加整风运
动。毕业后即留校，在总俱乐部任
宣传干事。1945 年总俱乐部与苏
中一师文工团合并，成立苏中军区
前线话剧团，抗战胜利后，改编为华
中军区文工团。解放战争开始后，
该团与山东军区文团合并，改为华
东军区政治部文工团。1947年，她
入了党。

演出时，她是演员，也是舞台工
作人员；行军打仗时，她是战斗员，
也是宣传员。同时，又是护理员、担
架员、俘虏押送员。艰苦的斗争环
境，锤炼了她的意志，增长了她的才
干。她还利用战斗的间隙，顽强地
吮吸知识的乳汁，不断地丰富和提
高自己。

1946 年 7 月 13 至 8 月 27 日,在
我军七战七捷期间，茹志鹃在某团
前沿包扎所做战勤工作。这次难以
忘记的战斗经历成为她后来创作短
篇小说《百合花》的基本素材。此
后，她写了许多歌词、快板等，并且
调入文工团创作室专门从事写作。
解放军渡江以后，她所在的文工团
改为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建国
后，又改为南京军区话剧团。

新中国成立之初，茹志鹃与剧作
家王啸平结为伉俪，育有二女一子。

1955年，她转业至上海作家协
会，担任《文艺月报》编辑。

1957年 6月以后，反右运动波
及全国，在南京军区解放军剧院工
作的王啸平也受到批斗。茹志鹃
说：“我写《百合花》的时候，正是反
右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社会上
如此，我家庭也如此。我丈夫王啸
平处于岌岌可危之时，我无法救他，
只有每天晚上，待孩子睡后，不无悲
凉地想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
志关系……。”

1958 年初，在写作小说《百合
花》之时,茹志娟任《文艺月报》小说
组副组长，她不好意思把自己写的

东西过多地发表在自己工作的刊物
上，因此没有将其给编辑部领导看,
而是把它相继投寄給两家文艺杂
志，但都被以“情感阴暗，不能发表”
为由而退稿。第三次，她把稿件寄
给《解放军文艺》，还是不能刊发，但
好心的编辑将其转給《延河》文学杂
志，3月就发表了。

伴随《百合花》的面世，王啸平
被补划为“右派”分子，被开除了党
籍、军籍，受到降级处分。这对年轻
编辑茹志鹃来说,不啻是晴天霹
雳。面对着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负
担，茹志鹃也不曾放弃文学创作，她
充分地把有限的时间压榨再压榨。
白天在编辑部审稿看稿，为了多挣
些钱补贴家用，茹志鹃在工作之余
还从事着自由写作，因此常常见缝
插针地读书、爬格子．，为了不使工
作与家务劳动相碰撞，她制定了一
个“三三制”计划：白天上班从事编
辑工作，晚上从 9点到 12点先带孩
子睡觉，闹钟响了就爬起来写三四
个小时，然后再睡一会儿。她以常
人无法企及的顽强毅力在文学的田
地间辛勤地耕耘着。组织上要求茹
志鹃离婚，在那个政治生命高于一
切的年代里，这样的选择似乎已是
大多数人的态度。茹志鹃作为一个
忠诚的党员，创作事业正处在上升
期，两个年幼的女儿又面临着谁也
无法预料的未来，离婚似乎已是她
最好的选择。但当时顶着莫大压力
的茹志鹃对组织的回答是：“我不相
信一个共产党员教育不好一个右
派。”茹志鹃从政治角度聪明地应对
了组织上的谈话，维护了她所坚信
的爱情和家庭的完整，但同时也为
自己选择了一条更加艰辛的前行之
路。另外，当时上海一些所谓的“左
派”认为《百合花》这篇小说“缺乏阳
刚之气”，风格过于纤弱，不适合用
来描写革命题材，甚至上纲上线，说
她的写作已经“走到危险的反党边
缘”。虽然老作家王西彦仗义执言，
为茹志鹃和其作品辩护，但毕竟势
单力薄，茹志鹃的命运真的处于危
险的边缘。

所幸的是，时任文化部长兼全
国作家协会主席的茅盾读到《延河》
文艺杂志上刊登的小说《百合花》
时,眼睛一亮,非常欣喜!他5月12日
读完《百合花》后说,“这是我最近读
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
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它是结构谨
严、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茅盾在
1958年6月的《人民文学》上发表逾
万字的《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一文，
详细分析了王愿坚的《七根火柴》和
茹志鹃的《百合花》等七个短篇小
说。其中,茅盾用相当的篇幅分析
肯定和高度赞扬《百合花》,认为《百
合花》在“结构上最细致严密同时也
最富于节奏感”。连用两个“最”字
来肯定《百合花》。

当茹志鹃在 1958年 6月的《人
民文学》上第一次读到茅盾的这些
评价时,非常激动,说自己这个“已
经蔫倒头的百合,重新滋润成长,一
个失去信心的、疲惫的灵魂,又重新
获得了勇气、希望。重新站立起来,
而且立定了个主意,不管今后的道
路会有千难万险,我要走下去,我要
挟着那小小的卷幅,走进那长长的
文学行列中去”。

茅盾的《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发
表一个月后,应出版社要求,将《谈
最近的短篇小说》以及评论到的短
篇小说编成一个小册子,由作家出
版社在7月出版。在这部书的编排
上,茅盾格外青睐茹志鹃的《百合
花》,作为殿后的小说,还写了《“百
合花”附记》。从而不但扭转了局
势，而且使茹志鹃声名鹊起，成为新
中国的重要作家，《百合花》更是由
此奠定了她经典作品的地位。也可
以说，茅盾挽救了茹志鹃。它被纳
入中学语文课本。由是，茹志鹃一
举成名，1959年,短篇小说《高高的
白杨树》载《收获》。第一个短篇小
说、散文集《高高的白杨树》由上海
文艺出版社出版。《澄河边上》《春暖
时节》,载《人民文学》。1960年离开
《文艺月报》编辑工作,专事创作。

短篇小说《静静的产院》,载《人民文
学》。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一缕沁
人心脾的爽风。

《百合花》里的人物事件，都不
是真人真事。茹志鹃回忆说“《百合
花》小说里所写的战斗,以及战斗的
时间地点都是真的。著名的苏中七
战七捷之一,总攻海岸战斗的时间,
正是 1946年的八月中秋。那时候,
我确实在总攻团的前线包扎所里做
战勤工作。”“因此小说在开篇就扼
要地点明了战斗发生的时间和地
点，一九四六年的中秋。这天打海
岸的部队决定晚上总攻。”“生活的
原型就是四三年我们打过仗的地
方,文章里写的‘海岸’实际上是‘海
安’,人物故事是虚构的。那时我在
前线卫生队,对这些情况很熟悉。”

其实，七战七捷中并无总攻海
岸或海安的战斗，而且都发生在中
秋节之前。从七战七捷战斗发生的
1946 年到茹志鹃写就《百合花》的
1958年,时光已过去了12载,作者对
于 12年前的那一次战斗的回忆出
现稍许的偏差，在所难免。

王啸平和茹志鹃的大女儿王安
诺在安徽农村饱受锻炼，凭着顽强
的毅力度过了人生最困难的日子，
后来成为了一位出色的语文教师和
文学编辑。儿子王安桅原来也只是
一个售票员，但通过勤学苦练成长
为电影剧本的编辑，完成编辑电影
剧本上下集《走出地平线》、《无品文
官浪漫曲》。其中《走出地平线》电
影荣获 1993年全国“五个一”工程
奖。二女儿王安忆 1972 年考入徐
州文工团工作。1976年发表散文处
女作《向前进》。1981年初与李章结
婚。1987年调上海作家协会创作室
从事专业创作。1996年发表个人代
表作《长恨歌》，获得第五届茅盾文
学奖。并且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
100强”。2000年《长恨歌》获选 90
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中国作品。
2004年《发廊情话》获第三届鲁迅文
学优秀短篇小说奖。王安忆曾任中
国作协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
席、复旦大学教授。其丈夫李章《本
次列车终点》于 1981年获全国优秀
短篇小说奖。茹志鹃和王安忆被称
为中国文坛柔美的母女花。

在这个“文学之家”里，王啸平
曾经说过：“这几年里，安忆是我们
家创作冠军，茹志鹃是亚军，我只能
算是殿军了。

1998年 10月 7日，茹志鹃因心
脏病在上海逝世，生前曾为中国作
协主席团成员，上海作协副主席、党
委书记。王蒙在《哀文友》组诗的诗
前附记中，曾对茹志鹃及其作品给
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茹志鹃是
我60年代最喜爱的国内小说家，她
在文坛荒芜之时，秀出于林，给了彼
时被剥夺了写作权的我辈以许多安
慰，盖文才毕竟未可全歼。《静静的
产院》、《阿舒》、《草原上的小路》都
是她的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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